
薇薇安的日記：四月 

 
4月1日，星期二：我以為在3月為兩個系列所做的所有工作結束後，我能有短暫的休息，但
是並沒有，接著就進入紅色標籤所需的最後一個印花版的製作，還要趕上處理其他各種事情
的腳步。我必須讀伊恩為我寫的傳記的初稿並作一些筆記。其中我特別要確認正確無誤的一
件事，是我的動機以及驅動我的力量。 

 

我已經讀了這本書的一半，我覺得它是好的。從那些愛我的人們那兒，有些事讓我感到意外
—那些我不知道或沒有體認到的事。 

 

4月8日，星期二：我的生日。因為不喜歡麻煩，我通常不慶祝。待在家，收到花，很美，這
天快結束時累積了有一些。謝謝你們。一點的時候伊恩抵達，我們把整本書過一遍。星期二
他又來一次，我們從早上10.30工作到下午6.30。除了特殊活動外，四月這個月大抵在做一
些紅色標籤的工作—
主要是修改及完成從義大利寄來的針織衫樣品｀試穿和為走紅毯選擇布料，沒有做金色標籤
的工作—
雖然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系列，總是被留到最後。辛西亞為了氣候革命的工作，和辛蒂一起忙
得不可開交，我設法參與一些討論，尤其是「我們需要談談壓裂」。 

 

我好不容易出席了其中一次權衡品質與數量（ＱvＱ）的週會，這週會的目的是濃縮及減少
我們公司的規模及產品。剩下的任何空閒時間都花在和依恩一起校正我的傳記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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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星期三：到于爾根家討論關於我們下次活動的主意—
宣傳，最重要的一點是選誰作為模特兒。 

 

晚上，和我們的朋友羅倫斯共進晚餐（他帶著約翰一起來）。他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這家
公司和某個網路巨頭相關。我向羅倫斯要他的簡歷，而他也給了我：一份很個人的簡歷，說
明他做了哪些事，為什麼做。他用第三人稱的語氣寫，我已經把這簡歷張貼在氣候革命的網
站上。據我所理解，羅倫斯和約翰尋找他們認為將由獲得手機而受益的社會族群，羅倫斯的
主要目標是賦予婦女權利，而手機是她們控制及安排生活（比如經由銀行業務和小額信貸） 

的工具。 

 

他告訴我，有一個女人經由使用她先生的手機，找到一個軟體，用這個軟體，她教會自己寫
字，然後再教她村子裡其他的女人，現在她是一家大公司的領導人—我想，是和通訊相關。 

 

不可避免地，談話的內容帶到網路之惡。我想到5歲的莉拉坐在媽媽旁邊（她必須帶她來工
作—
和我們一起），在她們可以回家之前，想辦法打發時間。莉拉有一臺電腦！這是她的任務，
她必須安排不同顏色的形狀成為這樣。 

 

手畫的看起來不怎麼壞。但我從沒看過比她螢幕上整齊的圖形更醜的東西。我說：「那真的
很無聊，不是嗎？每個人都知道藍色和紅色，或星星和圓圈的差別，我猜這是為兩歲小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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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遊戲。」（上帝不容！） 

 

「這是我最喜歡的遊戲。」她回答說，一面啓動標準的小英雄避免或消滅那些不間斷迎向他
的垃圾東西的遊戲。人類經驗的最低點，毫無美感與志向。 

 

有一次，一個家長為這些遊戲辯護，說這對訓練反射反應有益；童年時我玩過許多奇妙地令
人振奮的遊戲：跳繩，往牆上或門上耍弄2顆或3顆球，彈子戲和桌球，這些對反射反應都很
有幫助。如果我是莉拉，我會讀書或畫畫。 

 

只按鍵盤而不思考，不停地分心，沒有焦點，和現實脫節。 

 

另一個我們不可避免地討論到的是，社交媒體使抗爭活動成為可能。這是好的，而我們真的
需要在這方面多加建設。還有，網上請願到底有多有效？維基解密和其它非政府組織已經揭
發了事實及宣傳之間的不同。人們不再輕信政治宣導，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其中有一些變成種
族歧視（或伊斯蘭歧視）的政黨。之後會談更多和這相關的內容。 

 

和羅倫斯談話很好。他問該問的問題—我們談論對我而言重要的事情。 

 

4月12日，星期六：做完瑜伽，大約中午我們搭計程車到我弟弟戈登和他的伴侶潔若汀家。
我們開車到在潘耐思的葛羅索普，這是我們出生的地方。我帶著一本潔若汀的書，在高速公
路上我才開始讀—
魯道夫·紐瑞耶夫的傳記。我們要去參加表姐的金婚慶祝活動。我和表姐伊迪絲有很多年沒
見面了，當她打電話來邀請我的時候，她告訴我某件事，我有聽到但忘記了。他的先生肯中
風，且因此癱瘓了。過去八年來，伊迪絲除了一週打一次高爾夫球，她的生活就是照顧他。
她說的方式是這樣的—「我必須要整理他。」 
對肯來說必然更困難，但儘管困難重重，人們始終熱愛生命，我當然要去參加。伊迪絲告訴
我，我（當時13歲）和一個小男孩，是結婚照上的賓客中，到如今依然存活的兩個。 

 

儀式很美好，好的自助餐和好的演說。我們和我們的表兄弟姐妹以及朋友們重逢。 



 

我們在旅館中待了兩晚。我的表親海柔與家人和我的同學邁克來看我們。我享受和戈登相處
的時光，他是個充滿資訊的人。我還喜歡和青少年孫兒李和天空以及他的男朋友辛聊天。我
告訴他們我的生活哲學，你必須跟隨你感到興趣濃厚的路徑。我還記得我還在學校讀書的時
候，對女孩兒們來說，最迷人的工作是當護士或老師，否則妳必須做秘書或會計；現在還是
一樣。我建議天空，她可以修學藝術史。 

 

安德瑞亞從沒到過那裡，他「不知道英格蘭可以像那樣」。這裡很美而且這是我的家，我想
我們都最愛我們的出生地。隆登戴爾谷地分佈在山丘之間。從我們家可以通往三個方向，每
一邊都完全不同：德比郡皮克區的綠色山丘，柴郡的樹林，約克郡的荒原。 

 

我們開車載安德瑞亞經過荒原地區到荷姆弗爾斯（電視劇：最後的夏日之酒），堆疊的岩石
頗為壯觀，曾經是個羊毛小鎮，工廠蓋在人煙稀少的山丘之間，以方便取用水力。我們想要

到跨越荒原｀約兩個小時車程的麥頌羅伊德，去一間木鞋工廠，但我們沒有時間。 

 

星期一我們和海柔及她的女兒寶拉一起散步，走過燕子林，然後下到魔鬼橋，就像以前一樣



。當孩子們在水裡玩的時候，其他家人們會在溪邊野餐聊天。安德瑞亞愛極了這兒，我們「
經過上頭」走回去，在那兒我們被一隻找媽媽的小羊跟著，他之後找到了她。他是隻小公羊
，所以他很快會被宰殺—
寶拉說當這些小羊們被帶走的時候，她覺得很遺憾，你聽到羊媽媽們整夜地哀嚎。之後我們
開車經過壯觀裸露的荒原，然後回到倫敦。 

 

4月18日，星期五：到史密斯廣場的聖約翰教堂聆聽聖約翰受難曲。啓蒙時期的交響樂。記
住，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完美」的概念。有一天我將仔細地解釋。 

我自小在英國聖公會宗教的背景下長大，我們所唱一些讚美詩的曲調是從這曲目而來，但根
本不太可能確切地對上，因為這音樂是如此豐滿：合唱團及樂器，合唱團高音部的伴唱，和
逐漸增強的低音部，和曲調的累積，層層疊加，不斷改變及增高；音樂充滿了你，你無法把
它釘住，你不想這麼做，你只是這世界（一個讓你入迷的世界）的一部份，而你騎在巴洛克
音樂的催眠旋律上。這是新教之宗教禮拜的不同之處，當你，你自己和每個人一起歌唱時，
讓音樂充盈你，否則天主教禮拜早被合唱團帶走了。在其間的是詠嘆調，每個不同的聲音由
不同的樂器伴奏，而故事由朗誦者訴說。這一位，傑若米·奧文登，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他
的表情｀聲音和動作是如此清晰！ 

 

整體而言：充滿了有所節制的豐盛。你也許可以將之和亨利·盧梭畫作中重現的自然相比較
。 

 

4月19日，星期六：馬克·史拜的生日。馬克在還是個孩子般大的時候就和我一起工作，至今
許多年了，由主要設計師，他一變而成機械師，接著管理我們的大衛斯街分店。我們仍有記
得馬克掌店時期的顧客，還穿著他為他們搭配的服裝。很棒的造型師。他的朋友為他安排了
驚喜—我們都到了。他享受了美好的時光。 

 

4月20日，星期日：到康沃爾，待在我兒子喬那兒。家族成員試著在復活節的時候聚在一起
，慶祝對我母親及父親的回憶。朵拉在年裡的這個時間去世。 



 

4月22日，星期二：安德瑞亞和我今天回去。我剛完成這些摘錄的編寫及選擇，紐瑞耶夫傳
— 第一篇 ｀ 第二篇，我分三篇刊載在氣候革命的網站上。在我們開車下去時我還在讀— 
開安德瑞亞的車，這輛車他很少開，多半借給朋友開。 

 

我希望我們可以多待一天，但我們必須回去。我們所在之處很棒，在火爐邊聊天｀烹飪。比
起潘耐思更為甘美（當我孩提時代住那裡時，從不曾看過櫻草在那兒生長，只有零星的堇花
及很多野風信子），但這裡樹籬邊的土堤就是精靈的花園。 

 

4月23日，星期三：于爾根到我家拿我的肖像—
是傳記要用的。他顯得開心，傳記將會很棒。我們一起吃了些東西｀聊了一下，他是我們的

朋友。 

 

4月26日，星期六：莎拉為她的朋友們舉辦了一個家庭晚會，他們剛好也是我們的朋友。我
給莎拉一條小圍巾，其他人帶了蛋糕和酒。她煮了十分，十分好吃的咖哩餐點！我們都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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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聊天｀吃東西，直到莎拉最後把我們請到樓上的客廳，在那裡，如果我們想，我們可以
跳舞，而且柯博特在那兒調製雞尾酒。柯博特是莎拉的丈夫，他的樂團（Zodiac Mindwarp 
和 The Love Reaction）不時還表演—他從事資訊安全的工作。 

 

柯博特讓我握着他最喜愛的吉他，它是如此地重，我沒法子拿著它超過一分鐘。當他給我另
一把吉他，我發現所有的吉他都很重，我或許可以抱著那把大約十分鐘。我說：「亨德里克
斯是最偉大的搖滾歌星。永遠。」（那包含了貓王）「最好的，」柯博特贊同地說。 

 

難怪吉米·亨德里克斯把那把吉他各處拋着，把它從自己身邊丟開，減輕重量，再把它像舞
伴一般地拉回來，難怪他放火燒它，就像它是他的愛人。人們說他總是背著吉他。（我看了
一部紀錄片，安德瑞亞叫我去看電視，但我們沒有看完，因為我們不想聽到關於他死亡時的
事）。這些明星只能活到年輕的歲數。我這輩子生活著仿佛我是年輕的，但是現在我老了，
我不只瞭解到青春的珍貴，也瞭解到它實際上是別的東西。 

 

吉米是美麗的。還有他打扮的方式！當時沒有像他一樣的，他顧盼｀演奏｀移動和歌唱的方
式；他有一種在呼吸時歌唱然後接著說話的方法：他像風一般地歌唱。吉米·亨德里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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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料到的事發生了。我們的朋友羅伯特喝醉了。沒意料到的是他說的話：「薇薇安我們
全都得投英國獨立黨，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這國家會有伊斯蘭教法。」不論我們說什麼
，都不能讓他看到這兩者間毫無關聯，所以我們一個一個都忽略他，他在那過夜，隔天早上
他告訴莎拉他沒有要投英國獨立黨。他怎能在喝醉時想到這樣的事呢？「酒後吐真言？」 

 

在各政治派別中這麼流傳着：英國獨立黨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可悲的卡梅倫和米利班所領導
的兩個主要政黨的錯。當然是。當他們說情況會變得更好的時候，人們不相信他們。也有例
外，因為投機的關係，有些人由房地產市場的增值中獲利，但這給窮人帶來更糟的生活。過
去幾十年來，從這整個世界被帶進資本主義系統以來，根據一般統計數據，窮人變得更為窮
困。資本主義只能在強壯的獵物變得虛弱時蓬勃發展。當這系統持續，貧窮也會增加。情況
是如此地糟，到如今各地的窮人都更窮。 

 

英國獨立黨和這兩個主要政黨是一樣的，同樣帶往毀滅的老配方，唯一不同的是英國獨立黨
給了我們一個敵人。資本主義以戰爭心態運作，一個真實或虛構的敵人是必要的（讀「198
4」）。如果我們要拯救自己，仇恨跟民族主義是我們需要清單裡最後的兩樣：不是競爭而
是合作，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 

 

我們需要新的政治。如果我們採取 

「對這星球好的，是對經濟好的；對這星球不好的，是對經濟不好的」 

這樣的原則，我們將會得到。 

 

這當然是氣候革命，也是綠黨的目標。 



 

我們的政客太過害怕，以至於不想改變他們的政治。我們的政客是反人民的。他們太害怕改
變只支持大企業的政治。麻煩的是，一般民眾也怕。200年來，我們被訓練為消費者。自由
市場資本主義依賴於消費，我們同意企業可以賺取不合常理的利潤，因為那為我們帶來「成
長」—
不論那利潤是否滲透到一般百姓。我們必須先改變我們的價值觀，之後我們才會擁有金錢真
正的價值。 

 

4月27日，星期日：巴比肯中心。馬勒的第7號交響曲。我問安德瑞亞我該寫些什麼？他說
：「不知道他的人該試著去認識他，每一次我聽他的音樂，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經驗，我真
的認為它在生活中添加了些什麼。 

我（安德瑞亞）第一次聽說他，當然是在維斯孔蒂改編自托馬斯·曼小說的電影「威尼斯之
死」。我當時很年輕。有任何人看過任何更好的嗎？你聽到沙灘上的閒聊及兒童玩耍，然後
音樂聲蓋過它們—那是維斯孔蒂。」 



 

席瓦娜·曼噶諾，威尼斯之死—服裝：皮耶羅·托西 

 

4月28日，星期一：舉辦活動拯救大黃蜂的人們（大黃蜂的困境）來找我。我對於能對著攝
影機在他們的影片中說幾句話感到高興。我提到任何事都是互相關連的。問題是人們只看到
孤立的事件：做這個！做那個！為什麼？因為你可以，而且如果你毒害地球，而改變大氣以
及氣象模式，而因此失去蜂類，那時我們將發現另一個孤立的解決方案—
就找些便宜的人力，而人類可以幫植物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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